
一、引言

在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身体状况、

个人收入以及人际交往等均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遭遇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性事件时，

不确定性尤为明显[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个体在

应对不确定情境或事件时，个体在认知、情绪或行

为反应上出现差异。自从Freeston1994年提出了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

的概念以后，就引起了社会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

普遍关注。研究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个体对

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且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悲

观、焦虑等负面情绪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2]。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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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省5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67份。〔结果〕①新生代大学生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悲观主义情绪有显著的

正相关 r=-0.147**(P＜0.01)；②社会支持的外在价值维度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悲观主义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β=0.14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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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了诸多问题，总体来看这些问题背后都有着一

种悲观主义情绪。悲观主义情绪是一种群体性的

情绪，泛指对事业和前途抱有悲观失望和失去信心

的消极状态[3]。而新生代大学生是指1990年后出生

的进入大学的中国公民，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和丰

富的思想，在一个变动多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与

以往大学生有着很大差别的心理体验和价值困惑，

他们的这些思想意识及社会心理体验需要引起高

校教育者的重视[4]。其中，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就

是悲观主义情绪。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这种悲

观主义情绪不利于社会进步，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

群体性问题和社会问题，对新生代大学生的个人发

展是直接有害的。

舆论共振是指在一个短时期内社会中相当多

的公众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两件事情上、一两种消费

时髦上(只有一种几乎一致的评价能够沟通的舆论

现象)。由于现当代网络信息时代的飞速传播，只需

要一个手机就能知道各大新闻的“奇特事件”，各大

网络的主体用户多为大学生，负面消息的出现以及

新闻图片和信息评论经常让人产生对群体的不满，

甚至是对社会的不满，而由大学生为主体的一些网

络负面报道引起的舆论共振现象极其明显，让笼罩

在这些信息下的新生代大学生诱发出更强烈的悲

观主义情绪。另外，2010年以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历

年迅猛增长，高达650万人，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等

已然成为很多大学生毕业后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

上的参考人数与录用比例则是63∶1，就业形势日

趋严峻，对大学生来说找工作的巨大压力促使其产

生对前景迷茫及对不确定未来的忧心考虑，甚至对

前十几年所受教育价值产生严重的质疑，这是一种

对前途缺乏未知、缺乏信心的悲观主义情绪。大量

研究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影响大学生悲观情

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5]。悲观主义情绪下的大

学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抑郁等不良情绪，严重的

话会出现犯罪甚至自杀等行为倾向[5]。而新生代大

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我们应当予以正确的

引导与支持，无论是作为老师、朋友还是家长，我们

都应该在他们迷茫的时候伸出双手接纳并支持他

们，使他们在迷茫中找到一道通往光明的大门。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获得

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这些支持能减轻个体的

心理应激反应，缓解其心理情绪，提高其社会适应

能力[6-7]。在当今社会环境中，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来

源于学校、家庭环境、政府、社团及个人的各种支持

和帮助，社会支持是一种能有效应对压力的资源，

缓冲压力事件对心理状况的消极影响，对维持良好

心理和情绪，促进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有研

究指出，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减弱不良事件对个体

心理的消极影响，使个体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状

态，且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时，个体容易体验到更多

的主观幸福感[7]。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前人的实证研究以及相关

的理论基础上，以中国新生代大学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悲观主义情绪之间的关

系，并进一步探讨社会支持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

悲观主义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在贵阳市三所高等院校随机选取500名大学生

为被试，剔除因数据缺少、规律作答等原因导致的

无效问卷，最终保留467人（M=20.27岁，SD=1.545），

问卷的有效率为93.4%，其中男生178人（38.1%），

女生289人（61.9%），18岁以下49人（10.5%），19~21

岁323人（69.2%），22岁以上95人（20.3%）。

（二）研究工具

无 法 忍 受 不 确 定 性 量 表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IUS)引进Carleton等修订的适宜在

中国大学生群体中使用的12条目版的无法忍受不

确定性量表，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8，主要目

的是测量个体在遇到不确定性事件或情境时，评价

自身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反应，量表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采用Likert5级评分方式，从“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不确定性越低。

乐观-悲观主义量表(OPS-C)采用袁立新、林

娜、江晓娜等人2007年编制的大学生乐观主义-悲

观主义量表。该量表共11个条目，分为2个因子，

因子一包括第1、3、6、8、9、10题，全为反向描述条

目，即为悲观主义；因子二包括第2、4、5、7、11题，全

为正向描述条目，即为乐观主义。总量表的α系数

为0.8，乐观主义因子的α系数为0.72，悲观主义因

子的α系数为0.74，该量表采用Likert5 级评分方

式，从“0”-“很不赞成”，到“4”-“非常赞成”，分数越

低表明越悲观。

采用冯克曼、王佳宁、于静等人编制的领悟社

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领

悟社会支持量表是测量被试所感受到被关怀、被尊

重、或与某人紧密相关的感觉。最初是由Zimet编

制的，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量表共12个题目，每个题目七级计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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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得分越高说明感受的社会支持越多。姜乾金将

其本土化，中文版问卷共12个条目,分为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3个维度。问卷采用1(极不同

意)～7(极同意)七级评分，得分越高，领悟社会支持

水平越高。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在征得各高校管理者及本人知情同意后，由经

过严格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向参与

本研究的新生代大学生发放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

表、乐观-悲观主义量表与社会支持量表，并告知其

填写方式，最后所有量表由主试统一收回。采用

SPSS18.0进行相关分析，考察研究所涉及的主要研

究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Mplus7.0、AMOS17.0对社

会支持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中对悲观主义情绪进

行调节模型进行验证。

三、结果

（一）新生代大学生悲观情绪的基本特点

描述统计分析发现，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大学生

在面对未来或不确定事件时的悲观情绪存在显著

差异，女性高于男性。应用逐步回归分析考察了无

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新生代大学生的悲观主义情绪

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显著地影

响新生代大学生的悲观主义情绪(β=0.147，t=3.194，

p<0.05),即新生代大学生在面对无法忍受不确定事

件时会产生显著的悲观主义情绪，这与前人的研究

结果是相一致的[8]。从表1中可看出社会支持与无

法忍受不确定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社会支持

越高，新生代大学生在面对无法确定的事件或情形

时，不太会出现措手不及或是悲观对待。

（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分析

大学阶段是个体社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过渡

阶段，由于学业、人际、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使大学

生情绪上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7]，很多学生离开家

乡到其他省份去读书，身边没有熟悉的家人或朋

友，难免会滋生出负面情绪，此时正是需要有家人、

朋友或老师、学校的支持，来帮助个人排解自身的

情绪。本研究应用分层回归法分析考察了社会支

持在不确定与悲伤主义情绪上的调节作用，从表2、

图1中可以看出，新生代大学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能正向预测悲观主义情绪；社会支持在无法忍受不

确定性与悲观主义情绪之间起调节作用，社会支持

得分较高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悲观主义情绪有

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四、结论

本研究综合考察了新生代大学生对无法忍受

不确定性事件的悲观情绪，以及社会支持对无法忍

受不确定性与悲观主义情绪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

结论：①新生代大学生面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事

件时，有着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②当社会支持越

高时，减弱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悲观主义情绪的

影响，当生活环境中没有了社会支持或社会支持较

低时，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悲观情绪，也就急剧加深。

在国内，新生代大学生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

出生进入大学的中国公民，是我们口中常说的90

后，其心理和行为与70后和80后有很大的差别。

他们出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并且生活在新时代环

境中，性格张扬、乐于表现、充满活力是他们的主要

特征。同时，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飞速发展，国内

众多高等院校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学校教育的多

样性、生活环境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等

都会对新生代大学生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大

表1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

变量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悲观主义情绪

社会支持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1

0.147**

-0.131**

悲观主义情绪

0.147**

1

0.046

社会支持

-0.131**

0.046

1

结果变量

悲观主义

情绪

预测变量

无法忍受

不确定性

社会支持

无法忍受

不 确 定

性×社会

支持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标

R

0.226

R2

0.051

F

8.088

β

0.147

0.064

0.145

SE

0.046

0.046

0.042

t

3.194*

1.389

3.461*

回归系数显著性

表2 社会支持调节效应检验

图1 社会支持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悲观情绪的调节作用

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高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低社会支持
高社会支持

悲
观

主
义

情
绪

·· 56



部分学生都是走进大学校门才开始自我成长，离开

了家人的庇护，一个人面对未来，难免会有挫折与

迷茫，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很多大学生因为年

少懵懂，容易上当受骗或是产生一些不健康的心理

行为。

就当今时代来看，大学生作为主要的社会劳动

力储备军与知识储备军，对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信息社会化的当下，大学生

群体暴露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着一种

悲观主义情绪，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悲观，抑或是

对社会现象的悲观，这些都是一种群体性的现象，

这些负面情绪对未来人才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有

的学生甚至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断送了前程。就

社会意识层面来讲，我们应该多给予新生代大学生

一些社会支持，给予他们多点鼓励，让他们通往未

来的路上多点信心，积极乐观地面对未来，虽然或

多或少会有些迷茫，但来自家人、朋友或社会的支

持会让他们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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